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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博士的心志老博士的心志
孙桂廷 撰文/供图

往事如昨往事如昨

我认识叶桂桐教授，是在上个世
纪末。那时节，他除了在鲁东大学中
文系躬身杏坛，还担任系里的工会主
席，其时我刚从校党委宣传部转任到
校工会工作。

叶教授长我七岁，他是上世纪六
十年代的北师大本科生，教了几年中
学后又入中国社科院取得文学博士学
位，在学界自有几分名望。他的性格
里，有一种胶东人特有的率直，常向领
导建言献策，不知避讳，系里的领导和
老师们便推举他做了工会主席，几届
教职工代表大会上，他都是中文系代
表团的团长。后来学校成立了民主监
督委员会，他入选担仼副主任，我们之
间的往来便更密切了。

记得本世纪初，学校面临着教育
部本科教学评估，其时学校规模已达
两万人，校舍与教学用地严重不足。
偌大一个历史悠久的高校，若是评估
得了差评，后果不堪设想。正当我们
为之焦虑时，烟台职业学院恰好要迁
往东郊扩建，原在鲁大附近的那所近

三百亩校舍便空了出来，有关方面动
员我们学校买下，可一打听，报价 1.5
亿，校园顿时哗然——这笔钱若是掏
出去，大家的年终奖可能就要大打折
扣。一时间，杂音四起。

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刘建东同志找
到我交流此事，我建议一是贷款，尽力
做到不影响教职工应得的奖金收入，
二是召开教代会，由代表们投票决
断。刘书记叹了口气，说在中层干部
里面阻力已经很大，投票恐难通过。
我回答我们做做工作看看，应该有希
望的。

我第一个便去找叶教授。他听我
说完，沉默片刻，抬起眼来望着我道：

“这事由你去做工作，原本就难。你是
工会主席，自然要先为教职工的切身利
益着想。可话说回来，学校的发展，才
是教职工最大利益的公约数。你又是
教职工代表大会的秘书长，不妨先开个
代表团团长会议动员，把利害讲透，会
上，我再表个态，或许能有些转机。”

代表团团长会议如期召开了。我

通报完情况，恳请各团长回去做代表
们的工作。座中多是些老成持重的院
系党委书记或总支书记，皆兼任院系
工会主席，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面有难色。有人说，这事恐怕难办，毕
竟牵涉到每个人的钱袋子。这时，叶
教授讲话了。他先是徐徐扫视了众人
一圈，然后一字一句地说：“学校到了
节骨眼上，我们这些人，应该顾大局、
识大体。代表们的工作，我们应该尽
力去做，至少，我们这些代表团长不应
该投反对票。”他声音不高，却像石子
投进平静的水面，使一圈一圈的涟漪
荡漾开来。几位本来游移的代表团
长，相继点了头。最终全体代表的投
票 结 果 ，赞 成 票 刚 刚 过 了 半 数——
54%。这属于险过，但总算是过了。

后来，学校正是凭着这片新增的
校舍，一步步发展到三万多在校生的
规模。如今回想起来，那次投票，当真
算是学校发展史上的一桩大事。而叶
教授那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
至今让我感念难忘。

今年，叶教授的老同学涛
声赋诗数首，题曰“贺同窗好友
叶桂桐八十一岁寿辰”：

赴京承师问道
莘莘桃李沐春阳，
矻矻芸窗映墨香。
重登绛帐承师道，
再入京师问典章。
敬文钟老阐民俗，
紫晨张公授雅芳。
谆谆教诲铭心腑，
赫赫声名动讲堂。
遗产刊梅抄本考，
主编群说析微茫。

著述等身学林
翩翩著述满华堂，
落落文章遍四方。
公莫舞篇脚本考，
源流版本理昭彰。
百篇论文传天下，
十部琳琅跨海疆。
枢要金瓶明版本，
唐前歌舞溯洪荒。
诗律精微探奥赜，
小说宏阔阐玄黄。
精选宏编传海峡，
互动篇章姓氏扬。

休居笔耕弥坚
桑榆未晚映斜阳，
松柏凌霜色愈苍。
孜孜不息仍挥笔，
浩浩无涯再著章。
公莫舞论人物辨，
乐府声辞合写详。
草原文化新书出，
汉字精微教学彰。
黄河渤海合著就，
经典疑难解读长。
蟠桃献寿三千岁，
海屋添筹八十昌。

读了这些诗句，我沉思着
面对窗外，看到楼下树上挂着
的石榴——表皮红艳艳的，而
那层层叠叠笑开的红石榴籽，
也像先生心底那团从未熄灭
的火，那般晶莹剔透，那般沁
人肺腑。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5 周年，鲁东大学退离休工
作 处 出 版 了 征 文 集《桑 榆 丹
心》，其中叶教授的文章题目
是《共 产 党 人 的 本 色 —— 为
人民服务》，文中引经据典，
阐释了天下为公与为人民服
务 的 历 史 渊 源 ，他 在 文 章 最
后写道：“真正的共产党员始
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
坚持党的宗旨——全心全意
为 人 民 服 务 ，这 就 是 共 产 党
人的本色。”

这就是他心志的使命与
担当!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耄耋之年获赞

叶老师的老伴多少年腰直不起
来，已经五年没有出过家门，连饭也做
不成了。子女不在身边，生活的日常，
全靠叶老师一人撑持。他曾起过念
头，去孩子那里养老，可终究舍不得鲁
大佳苑这住了半辈子的斗室，舍不得
这里的同事、故旧和文化氛围。

有一回，他在路上拦住我，神情少
有的急切。他说：“孙主席，我们现在虽
不在工会了，可到底还是这里的老人。
鲁大佳苑住着六百多退休教职工，吃饭

已经成了大问题。到最近的餐厅，来回
三里路，上坡下坡的，雨雪天更是遭
罪。你如今还兼着老干部的书记，能不
能替大家呼吁呼吁？”

我听了，心里一沉。回去便在党员大
会上提了出来，众人异口同声，都说该解
决。我以支部部分党员的名义起草了建
议书，递交给学校党委。可学校资金吃
紧，建新老年食堂的事短时落不了地，再
说办社区食堂并不是学校的职责所在。

后来我在党员群里倡议，大家凑钱

买一辆送餐电动车，暂缓老人们就餐困
难的问题。我有个外语系的同事叫郭世
忠，后来下海了，向学校捐赠过一千万
元，他听说了这事，又主动捐了两万两千
多元，为大家买了一辆敬师餐车。可惜
不久遭遇疫情，供餐单位青黄不接，送餐
活动时断时续，五起五落。这六年里，叶
教授始终是敬师餐车管理小组最热心的
成员之一。作为鲁东大学文学院的老工
会主席，他乐于为大家奔走，毕竟干过工
会那档子事，仍然保持着惯性。

我曾读过叶教授的一篇考论文
章，很见功力。这篇《论〈公莫舞〉非演
出剧本脚本考》获得了 2000 年山东省
优秀社科论文一等奖。他从古舞的脚
本入手，一字一句地剖解，像老吏断
狱，尽力不偏不倚；又像金石匠人敲打
一方古印，笃笃地，带着不容置辩的声
响。那时我才渐渐明白，这位愿意为
老师们奔走呼号的教授，心里是另有
一片乾坤的。

叶教授是山东莱州人，生于 1945
年。那些中学教书年月的粉笔灰落了他
一身，可他的心海大约总悬着一盏灯，灯
下摊开的，是《金瓶梅》，是《诗经》，是那
些与课堂隔着千百年的故纸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本可
以去德国深造攻读博士，但季羡林先
生劝他留在国内读书。他师从钟敬
文先生，研习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
为他此后的学问打了一层厚实的底
子。后来又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
蒋和森先生专攻明清小说，终获文学
博士学位。

我常常想象他在社科院攻读时的
意象：四十刚出头，在一群青春正盛的
同学中间，大约有些突兀。可做学问
这东西，有时像一场苦恋，并不在年
岁。他那篇后来成书的博士论文《论
金瓶梅》，据说是在国内以《金瓶梅》研
究作为博士论文较早的一部，具有较
高权威的研究成果。这“较早较高”，
背后是旁人难以想象的孤寂与坚持。

叶教授的学问，最被人称道的，是

考据的功力。他的那部《〈金瓶梅〉版
本研究枢要》，六十多万字，拿在手里
沉甸甸的，放在学问的天平上，也是沉
甸甸的。有人甚至称它是《金瓶梅》版
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不是那种
高谈阔论、挥洒才气的学者，他是那种
能够坐住冷板凳、在故纸堆里一寸一
寸向前挪步的智者。

为了弄清《金瓶梅》的成书方式，
他曾组织学生去河北清河、山东临清
等地实地采风，调查那些与《金瓶梅》
有关的民间传说和演唱。结果发现，
除了《水浒传》里借来的人物，书里那
些独特的角色，在民间竟鲜有传说踪
迹。这一趟趟跑下来，他用“笨”的办
法，推翻了关于《金瓶梅》是“累积型”
作品的旧说。这种“笨”，在如今这个
凡事求快、求新、求抢人眼球的时代，
显得弥足珍贵。

他研究《金瓶梅》的序跋，能从欣
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的字里
行间，寻出它们写作的先后关系，乃至
推断出“廿公跋”的作者可能是杭州书
商鲁重民。这些发现，看似琐碎，却像
在昏暗的屋子里一扇一扇地推开窗，
让光照进来，让人看清那些家具的摆
放，乃至墙壁上的纹理。

然而，做这样的学问，是容易遭到
漠视的。他曾写过一篇关于《金瓶梅》
版本与作者研究的总结性文章，投给
国内几家核心杂志，都如泥牛入海，直
到两年后，才在一个学报上刊登出
来。那种心情，大约只有他自己知道。

叶老师退休后，反而比从前更忙
了。他被聘为山东外事职业大学的特
聘教授，一面教课，一面著述。那些年
里，他的新作一部接一部地出来：《论
金瓶梅》《中国古代小说戏剧诗歌的互
动》《唐前歌舞》《叶桂桐〈金瓶梅〉研究
精选集》《汉字特质与教学》《论草原文
化》《黄河——环渤海文化研究》《中国
古代文艺经典疑难篇目解读》……他
深耕书斋，却做的是中国走向世界的
功课，研究如何发展烟台，发展山东，
激活草原和海洋经济。

粗粗一算，他退休前后出版的专著
不下十部，总字数远逾百万。有人叹他
老当益壮，我却觉得，于他而言，写作或
许早已不是“壮”与“不壮”的事，而是一
种习惯，一种寄身于学问便才觉得安
稳、便才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一 日 ，我 去 邻 楼 他 的 书 斋 里 找
他。阳光从窗口斜斜地照进来，照在
那些翻旧了的书页上，尘埃在光柱里
静静飞舞，地上的纸片覆盖了地板。
他正为一个版本上的疑点沉思，眉头
微蹙，食指轻轻叩着桌面。窗外的一
切喧嚣似乎没有发生，剩下他和那些
隔了千百年的古书在对谈。我心里生
出一种复杂的情感，有敬佩，也有一丝
说不清的感伤。

可叶教授自己，似乎是从不为这
些事感伤的。他有他的执拗，他的不
甘，以及他犹如磁针般的意志。在他
的那些板板正正的书里，你可以在其
文字丛中寻觅到他艰辛的脚印。

书斋里深耕

晚年的惯性

系工会主席的担当 叶桂桐教授


